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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代”之下的外讽与内省 

———评魏剑美的杂文集《非常魏道》

陈进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魏剑美的《非常魏道》是他最新出版的杂文集，这部杂文集因其犀利笔锋与深邃思想受到学术界与读者好评。从
内容看，《非常魏道》涉及世相百态、时局时事、传奇人生等诸多方面。从意蕴看，“外讽”与“内省”是其核心所在。“外讽”体

现为作者目光敏锐犀利与文字尖刻辛辣，尤其是从社会生活现场发掘社会、文化与人性之恶；“内省”则体现在作者秉持强烈

“自省”意识，既发现自身丑恶又醒悟自身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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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经历了从“集体
记忆”（或在某种程度上说的“集体写作”）到“个人

化记忆”（或“个人化写作”）的转变，而文学创作也

由此愈发显现出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当然，

这种作家的创作个性得以释放的“个人化时代”也

正类似于魏剑美所说的那种允许张扬个性的“我时

代”。在这样的人人皆可批评的时代，我们身边并

不少见“千人之诺诺”，而真正鲜见的是“一士之谔

谔”。不过，在当代杂文界被称为“湘辣三人帮”的

周湘华、刘诚龙与魏剑美等作家推出的“致我们的

时代”系列丛书（包括《四十说惑》《非常弱音》《非

常魏道》）中的锋言辣语恰恰是难得可贵的当下

“谔谔之声”。在这个“三人帮”中，魏剑美是其中

最年轻但却又是最早涉足杂文的作家。从９０年代
中后期开始，他陆续在《杂文报》《长沙晚报》《三湘

都市报》《杂文月刊》《杂文选刊》《中国青年报》

《南方周末》等重要报刊发表了数百篇尖锐幽默的

杂文。其中，有不少杂文被选入《醉与醒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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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下跪的舌头》（２００９年）以及《不要和
陌生狗说话》（２０１１年）等三部集子出版。如今，
《非常魏道》［１］这部新杂文集又因犀利的笔锋与深

邃的思想再次得到了学术界与读者的好评。

魏剑美不仅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小说家，也是一

位笔锋锐利的杂文家。对于魏剑美及其文学创作

情况，青年批评家李晓伟有这样的评价：“魏剑美有

两枝笔，一枝笔尤擅杂文，针砭时事，笔力辛辣之余

又兼具幽默与犀利，以书生之意气品评社会之万

象，深具现实力度；而另一枝笔则专司小说，在冷眼

旁观中将生活里各色人物的情与欲一一解剖，展示

出当下时代这一大‘游乐场’中的百态人生，同时又

在这样的悲欢离合中托出细腻柔情之笔触，直击到

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最柔软之地，颇有为时代安魂

之深意。”［２］除了以上提及的四部杂文集之外，魏剑

美的写作领域还涉及小说、散文等。近些年来，他

先后出版了《步步为局》《副市长》《做秀》《空城》

等多部畅销长篇小说。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两枝笔

的交互辉映之下，魏剑美以人性悲悯者与思想裸奔

者的姿态展现出野性、率性与智性的写作特质。

一

魏剑美，人称也自称“老魏”。他的文字往往刁

钻古怪、笔走偏锋，别具风格。有读者将他的写作

风格概括为：“怀侠骨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或许，正因为有这种“痛快淋漓”的探求精神，魏剑

美的《非常魏道》从标题设置、体例安排、题材选择

到语言风格等无不是透着与众不同之感，呈现出浓

郁的自我挑战与自我超越的意味。这部杂文集之

中的每篇杂文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世相百态、时

局时事、传奇人生等无不涉猎。这些杂文不仅嬉笑

怒骂且妙趣横生，更重要的是力透纸背，尽显思辨

的智慧与剖析的力量。

《非常魏道》共收录了１０６篇杂文，从内容上来
看，这些杂文又主要被分成了四个小辑。简要说

来，第一辑是与书名同名的“非常魏道”，侧重对官

场、交友、情场、婚姻、饭局、球迷、演员出演等社会

流行现象从不同角度作具体解读；第二辑是“边缘

思想”，主要对生存、良心、自由、成功、爱国、高贵、

思想以及人生意义等抽象问题进行深刻独到的解

剖；第三辑的“混世传奇”则着眼于当下人生之镜

像，尤其是对局长、大学生、教授、明星、普通人老

余、“人民教师”刘三德与张三狗等人的“传奇”人

生作了深远而又精辟的透视；第四辑是“另眼人

生”，这一辑着重对看病、娱乐、借钱、亲情、出名、友

善、人生原则、幸福、逻辑、“快生活”等话题进行戏

剧性与反讽性的描摹刻画。

实际上，这些杂文的分类并不是这样简单。杂

文的特点是“杂而有文”，短小、锋利而又隽永，富于

批判性。当然，杂文也是一种文体的操练，往往不

讲章法，善于取各种体裁“为我所用”，而《非常魏

道》正体现了当下杂文体式的多样性与无限性。被

称为“湖南当代杂文三剑客之一”的杂文家游宇明

将当代杂文分成常格杂文与变格杂文这样两个大

类，“前者指以议论为主、侧重于直接批判的杂文，

后者指以叙事或抒情为主、侧重于间接嘲讽的杂

文。常格杂文可分两类：观念杂文和时事杂文。变

格杂文则可分为小说体、小品体、寓言体、故事新编

体、魔鬼词典体、语录体、诗歌体、应用文体等类

型。”［３］如果参照这一分类，《非常魏道》这部集子

中的杂文类别是相当丰富的。从常格杂文的分类

来看，《做骗子要厚道》《朝闻盗夕死可矣》《另一种

毒害》等观念杂文对于骗子的多样诈骗伎俩、盗版

书盛行、敌我斗争思维模式的毒害等社会现象或陈

腐观念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而《民族的尊严就蕴含

在平民的尊严之中》《凭什么要我让道》及《要和多

少人上床才不亏？》等时事类杂文主要对于每一个

平民拥有尊严才是民族的尊严、市民该不该为明星

让道、“名门痞女”洪晃的“女人一辈子睡多少男

人”的高论等新闻材料或现实生活新近发生的事情

“艺术”地阐发了独到见解。

从变格杂文的分类来看，这部集子中有小说体

杂文，“混世传奇”中的杂文比如《局长的猴兄弟》

《老王失算了》《借钱》《张三狗的鼓掌人生》等大多

属于这一类，这些杂文有人物，有比较完整的故事

情节，更是富有讽喻性，如同一篇篇短小精悍的讽

刺小说。也有故事新编体杂文，比如《阿 Ｑ的幸福
生活》《武大郎提案：将烧饼定为“国饼”》，这类杂

文在当下语境之中重塑传统历史故事与为人所熟

知的人物，从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讽刺效果。还有

语录体杂文，比如《老魏混世经》《一个男人的人生

原则》《坚决反对官员财产公示》《思想就是从别人

的卑贱中察觉自己的卑贱》等，这些杂文用条理清

晰且富有特色的讽刺性语言针砭时弊，让人大快朵

颐。由此可见，魏剑美的这两大类杂文多精心构思

社会或生活中真实却又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或片断，

借助各式各样的杂文体式对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现

象，或某些社会痼疾，或社会的荒唐事物，或人性之

丑恶等进行入木三分的批判，从而达到了淋漓尽致

的“湘辣”讽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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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论者曾指出：“魏剑美以杂文书写现身于当

今文坛，……针砭时事、品评生活、抨击荒诞、讥讽

丑陋，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激扬文字，辣炝社会万

象，辣烩浮世百态”，更为重要的是，“魏剑美的文章

文风刚烈、笔力健硕、剑走偏锋，呛辣冲口，有着强

劲的思想冲击力和阅读感染力。”［４］无疑，杂文的生

命在于它与生俱来的犀利、洒脱与精细，以及杂文

家们敢于打破陈规的勇气、正气、智慧与立场。在

我看来，《非常魏道》这部杂文集的精彩并不仅仅在

于目光的敏锐犀利、用语的精粹鲜活与文字的尖刻

辛辣，崇尚天性与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及批制现实

的勇气。这种揭露与批判、反讽与反思相融合的书

写，不仅拓展与提升了杂文的写作境界，而且也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杂文在当下的突破。

在《西方正典》中，哈罗德·布鲁姆指出人类社

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与“民主时代”，

现在到了“混乱时代”。这种“混乱”的描述特指弗

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等作家的个人

风格代表了时代的文学精神。［５］从这一意义上来

说，魏剑美的“非常魏道”杂文不仅在表现社会表象

之“恶”的层面上体现出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精

神”，而且还揭示与批判了当下社会的“混乱”的样

态。对于我们生活的时代，魏剑美这样描述：“这已

经是个速度时代……快节奏、高效率成为现代人的

人生关键词，每个人都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向着

所谓的‘事业’一路狂奔。”然而，在这种“快生活”

之中，有的日渐稀缺，比如灵魂跟不上速度时代的

步伐（《不快乐的“快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变成“火星近”而“隔壁远”（《火星近，隔壁

远》），良心成为了奢侈品（《良心是件奢侈品？》）

等。而有的却日渐繁荣，譬如，犬儒满街走（《请你

鄙视我》），“成功学”的流行（《远离成功学》），人

人争相展示自己的“小人气”来与众同乐（《“伪小

人”时代》），等等。可以说，魏剑美以剖析与批判

的眼光审视这个杂语喧嚣与实用至上的社会，借助

杂文撕裂时代一角，以难能可贵的冷静与理智来洞

察社会万象，抨击社会丑恶，直面当下时代的理想

丧失、良知衰落与思想贫乏。

对于传统文化观念之“恶”与人性之“恶”的揭

露与批判同样是《非常魏道》的重要内容。不可否

认，中国文化有着“超稳定结构”，这种文化使得各

种形式的现代性启蒙很容易被消解、变形，甚至扭

曲，而它自身却能够从容地把一切新东西纳入固有

轨道。换一种方式来说，每个新的时代存在新的语

义学场域，新时代的“能指已经和过去的时代发生

了根本变化”，而“邪恶，犹如爱一般，总在变化之

中，并不断被我们催生。”［６］无疑，魏剑美正是从这

种“变化”之中敏锐观察到了当前文化的新形态与

新特征，并且还透过“恶”的外在意象深入“本质”

发掘了人性结构之“恶”。比如，在《官场逻辑学》

中，被揪出来的贪官沉痛地诉说：“我这人思想上是

百分之百纯洁的，廉政的，但人家不纯洁，不廉政，

上级要我去‘意思意思’，下级要给我‘意思意思’，

明摆着这不是拉我下水吗？你们拿我出气，难道是

我造成了腐败的形势……”被清查出来的“假官”

也诉苦说：“我虽然是个假官，但并不比真官们无能

和腐败……假如官场多些我这样比较心虚的‘假

官’，这腐败的势头或许还真会减弱哩！”可见，不论

是贪官呼喊“思想纯洁”，还是“假官”大谈所谓的

“贡献”，这些人以“高尚”的名义行“卑鄙”的勾当，

这所体现出的是“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荒诞

逻辑。

在《来了一群帮忙的》中，王二狗的单车铃子被

盗了，老黄、大刘、保安、小李、黑子、杨奶奶、杨奶奶

的外孙、小狗子、吴大爷、朱警官、张所长等好心与

热心人纷纷来帮忙。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车铃在不

远的草丛中找到了，最后老黄请了１０９个帮过忙的
人在“洪福来”酒店吃饭，包括自己正好１１桌。这
确实是一场滑稽戏，魏剑美以惯常的讽喻笔法揭示

了“好心办坏事”的文化之“恶”。又如，负责传达

和信件收发的临时工何爹（《何爹》）很快在“酱缸”

中学会了“区分对待处长和科长、领导和群众，见人

点头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了。”而学界权威郭教授

（《教授外传》）自称道德楷模，但私下里却渴望与

女学生发生“一夜情”，他表面上拒绝去泰国看人妖

表演，但却热衷到夜总会看更刺激的脱衣舞，他训

斥学生写毕业论文时抄袭，但自己也经常改头换面

地抄袭他人文章。魏剑美对何爹、郭教授等人物形

象的描述如同打开了生命的暗箱，揭示了复杂的人

性世界，鞭挞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更伟大得多”的

人性之“恶”。这种对于社会、文化以及人性之

“恶”的揭露与审视，［７］不仅闪烁着作者的锐气与

智慧，更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心中的人性期

待，进而获得某种情感共鸣。

三

一般来说，杂文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社会价

值，如同徐懋庸在《鲁迅的杂文》一文中评价鲁迅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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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说的“从杂文这种作品里发见了‘扫荡秽丑’的

力量。”当然，杂文还要有见解，其内在的特征是思

想性（或思维锋芒）以及思辨性。［８］然而，在魏剑美

看来，杂文更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除了与社会

病态、吏治腐败、人性丑恶斗争之外，更多的时候其

实更需要内省。”在《非常魏道》的“序言”中，他谈

到自己写杂文时，不忘时时自我提醒，“所谓‘见贤

思齐’或许不是很难，难的是‘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因为别人未尝不是另外一个自己，别人的缺

陷与可笑在自己身上未尝不是或多或少地存在。

明白了这点，我想，自己写杂文或许才可以脱离简

单愤怒的层次，才不至于沦为另一种暴力。”正是因

为秉持着这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的杂文创作基

本上是从丑恶者身上来发现自己的丑恶，同时也是

从卑贱者身上去醒悟自己的卑贱。

不可否认，“外讽”与“内省”是《非常魏道》的

核心所在。当然，我们阅读这部杂文集收获的并不

是温暖，而更多体会到的是如鲁迅说的“我的确时

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

己”的苦涩感。魏剑美给读者总结了他的一套阅世

心得，名曰“老魏混世经”：老魏说，不管雨下得多

大，你都没有理由在朋友的屋檐下呆得太久；老魏

说，人们常常因为了解而成为敌人，因为误解而成

为朋友；老魏从不试图说服他人，因为他知道别人

对他也抱着同样固执的念头；只有看不懂的画才配

叫好画，才可以拿名次获金奖卖高价（《老魏混世

经》）……此外，他还告诉读者即使沉默着，也应有

从内心生长出来的力量，有始终不渝的固守与坚

持，用以抵御外部的诸多纷扰。比如，相信人家，但

不要指望人家；无论多忙也要做的事情：读书、幻

想、思念；在嘲笑别人的同时也嘲笑一下自己；尽量

只批评朋友；对亲人心怀感激，每天拥抱妻子，即使

她不耐烦等。（《一个男人的人生原则》）其实，这

种“混世经”与“人生原则”同样是将解剖的匕首对

准他人内心深处奴性的同时更深刻地剖析与反省

了自身。在这部集子的“后记”中，魏剑美这样说

到：“我觉得自己写杂文最重要的是有一颗不逃遁

的心。永远在现场，在丑陋的现场，在批判的现场，

在承担道义责任和良心追问的现场。我从不认为

自己在道德或者别的方面具有某种优越感。”可以

说，他的这种自我反省与自我追问，也正是这种“不

逃遁心”总“永远在场”的体现。这样的“道义责任

和良心追问”，不仅对于当下社会的风气有所救正，

而且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对

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

在一个小说潮涌的时代，杂文家们应该如何前

行？魏剑美以《下跪的舌头》《不要和陌生狗说话》

以及新著《非常魏道》等厚重的杂文集很好地回答

了这一问题。“为了承担而前行”，这是杂文家游宇

明在２０１０年接受《杂文选刊》访谈时的“承诺”，正
如他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血性、希望

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我必须毫不犹豫地走向杂

文”，这无疑体现了杂文家以批判为旨向的公民情

怀。需要承认，阅读“魏剑美”，我们更能深刻地感

受到那种直指社会现实病灶与直击人性与人心的

力量，尤其是作者以充满现实关怀、批评意识的犀

利笔触，以及面对浮躁与喧嚣时代的自我反省等，

不仅仅显现了杂文创作的深度、力度与厚度，更是

展示了在“我时代”之中知识分子少见的那种骨气

与担当。

参考文献：

［１］魏剑美．非常魏道［Ｍ］．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２］李晓伟．迷狂世界中的苍凉与安魂———论魏剑美的小
说创作［Ｊ］．创作与评论，２０１４（９）：４９－５４．

［３］游宇明．论中国当代杂文的体式［Ｊ］．名作欣赏，２００８
（３）：１３７－１３９．

［４］闫立飞．辣帮烩浮世———魏剑美、周湘华、刘诚龙“湘辣
三人帮”杂谈［Ｊ］．创作与评论，２０１３（２）：１１７－１２０．

［５］哈罗德·布鲁姆．序言与开篇［Ｍ］／／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
林出版社，２０１１：１．

［６］韦恩·克里斯多德．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互相摧
残的哲学［Ｍ］．王曦影，吴炜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２６８．

［７］陈进武．“审恶”：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Ｊ］．云南
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４）：１８７－１９２．

［８］宋志坚．杂文学概论［Ｍ］．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４：２３１．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３１




